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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举国欢庆的新中国诞生76周年之际，一首女中音独唱的《我爱你，中国》涌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其深

沉的情感和磅礴的气势为这首祖国赞歌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歌曲动人之处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创作和演

唱，还在于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创作历程和审美品格。这首1977版的《我爱你，中国》跨越两个时代，

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深沉而厚重的爱，也映射出了国人正义浩然的精神气质、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以

及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衷心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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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elebrated nationwide, a 
mezzo-soprano solo “I Love You, China” emerged in the public eye. Its profound emotion and majes-
tic momentum have earned this ode to the motherland widespread acclaim. The song’s charm lies 
not only in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itself but also in its unique historical back-
ground, creative process, and aesthetic character. This 1977 version of “I Love You, China” spans 
two eras, expressing the composer’s deep and profound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as well as reflect-
ing the Chinese people’s noble and righteous spiritual temperament, indomitable national will, and 
unwavering loyalty and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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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国七十六周年前夕，一首女中音独唱的《我爱你，中国》在网上传开了……与那首激情歌唱新中

国的女高音独唱版不同的是：这一首是经历了三十年之后的新时代里跃出的一曲咏叹。 
这首《我爱您，中国》由中国作曲家韩万斋 1老先生于 1977 年创作，从先生创作到由女中音张卓歌

唱呈现出来，其中历经整整 43 年，跨越两个时代。2020 年 5 月 20 日，韩老先生在《致瞿琮》2中用简短

的语句述写这首成曲以及当时的情况，并与瞿琮先生道“您别担心一词，多曲，古今中外多的很！只能

说明您的词好！” 
然而这首歌曲的创作背后，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狱中成曲”的故事…… 
(一) 创作背景及历程 
1977 年 9 月，“你，太卑鄙！”一声为正义而打抱不平的怒斥响彻在市政府文艺批判大会的大厅

上，言辞铮铮，落地有声，先生愤然离会。而为此等待先生的，是一场莫名的牢狱之灾。入狱后，让

先生夜不能寐的不是那天大的冤屈，而是先生书桌上的一首歌词，这首歌词正是词作家瞿琮分寄给他

的《我爱你，中国》。入狱后，先生千方百计地传递消息给妻子，请妻子将歌词捎给他，可好长时间，

妻子都未能寻得机会将《我爱你，中国》的歌词送入狱中……直到风寒霜冻，狱中允许家属给关押人

员送棉衣，先生的妻子这才寻得机会，将歌词缝进棉衣中，悄悄送到了先生的手中。在森严的铁窗里，

在清冷的月光下，先生身躺在寒夜囚室，心却似骄阳暖照。从建国前的多灾多难，到新中国的成立；

从几经生死劫难，到人民翻身做主人……满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和对党的坚信，哪怕自己蒙受冤屈，也

未失去善良的自信！狱中，先生用警方给他写“交代问题”的笔、夫人从烟酒店捡来后送进来的香烟

包装纸和自己用竹筷削成的“尺子”画成的五线谱，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歌曲《贺新郎》(毛泽东主

席词)、《青松》(陈毅元帅诗)、弦乐合奏曲《春来了》、弦乐四重奏《前奏与赋格——交城山》……

以及《我爱你，中国》。他坚信，祖国母亲不会让蒙冤的儿子永远蒙冤，他会有昭雪的一天！这一天

来得不算早，1979 年 10 月底，韩先生得到平反释放，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在狱中创作的《我爱你，

中国》等作品缝进棉被中带出牢狱。而当时恰值电影《海外赤子》全国公映，作曲家郑秋风为电影所

创作的女高音版《我爱你，中国》已唱响大江南北。而先生 1977 年创作的《我爱你，中国》，似乎“晚

了”那么一小步…… 
(二) 创作特点 
这首 1977 版的《我爱你，中国》的横空出世，其经历之波折与时间之漫长，无疑是在歌曲创作中少

有的。 
 

1韩万斋，1941 年 6 月生，山西交城人，国家一级作曲家，四川师范大学教授。1966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代表作

《月落乌啼》《燕市悲歌》《盐神》等。 
2《韩万斋致瞿琮》是韩先生于 2020 年 5 月写给词作家瞿琮先生的信，里面写道“1977 年 9 月 18 日收到您寄来的歌词小册子(当
年每日一词、每月一报，分送给各地作曲家……我在 1977 年底就把这首歌的歌曲及伴奏，在狱中写完了。赵季平和张肖胡教授

等，许多人都看到过我的原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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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曲家郑秋风创作的女高音版本相比，韩先生创作的 1977 版的《我爱你，中国》中的开头并没有

使用一鸣惊人的“高难度高音”，而是使用乐队全奏开头。从后半拍的、下属调性的高音区旋律开始，加

之向上的自由模进，乐队的全奏一开始就将一泻千里的澎湃气势展露出来，表达了无法抑止的内心激情

的喷发。尤其是乐队伴奏的鼓点，使用了“xxx xxx│x”的节奏型组合(一共七次打击点)。这种节奏组合

对中国人来说就是血液里的“号角”——因为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唱“起来！”的前一小节，

就是“xxx xxx│x”这样的节奏型组合。这样的乐队开头，奠定了全曲“在沉着中振奋”、“在含蓄中昂

扬”的情感基调。随着乐队激越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之后，歌声便以中弱的强度，从淳挚、深情的低音

区开始了。而这样的开篇方式，颇有“娓娓道来”的意味，极具诉说感。 
全曲一共有 6 次情感的“迸发点”(即 3 次 + 3 次)，这迸发出的是对祖国深沉而内敛、含蓄的爱，也

是韩老先生对祖国深厚而炽热的情感。第一次迸发，出现在人声第一次唱到“我爱你中国”处，尤其在

“中国”二字这里，节奏上第一次使用了级进的前八后十六与三连音的组合节奏，短短两拍的旋律其线

条呈波浪状，是典型的“一字多音”，婉转而悠扬，这样的处理是作者韩先生对祖国深沉情感的首次强

调与抒发(见图 1)。随着歌曲的进行，在第 11 小节的第一拍的强拍处，有一个短暂而急促的“换气”(见
图 2)，在词作排比之处使用这样的处理，这不仅体现了一种对祖国大好河山“千言万语诉不尽”的激动

与热爱，同时也是为后续情绪的再次爆发作准备。在第二次“我爱你中国”出现的时候，此时情绪的表

达似乎再也无法克制，以对比性的强力度人声连续演唱两遍“我爱你中国”，这时的情感得到了“积蓄

已久”的迸发，这是第二次情感迸发。随后，旋律再次以中弱的力度进行“诉说”，到了“我的母亲啊，

我的祖国”的时候，力度再次变强，此时昂扬向上的情绪达到了更高点，情感得到了第三次“迸发”，但

作曲家还是用“慢速、弱”的处理将这种迸发的情感进行了“克制”，为最顶点的“迸发”作准备。经过

反复后，情绪及情感的爆发是在全曲经过反复后的最后三个小节“我的祖国”处，此时强度达到了全曲

最强，情绪和情感到达了全曲的最高点，最后的结束音落在高八度的主音上，伴随“国歌式”的三连音

鼓点的伴奏持续四拍，最后一拍落在强拍上结束(如图 3)。 
 

 

 
Figure 1. “I Love you, China” score 
图 1. 《我爱你中国》谱 

 

 
Figure 2. “I Love you, China” score 
图 2. 《我爱你中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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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 Love you, China” score 
图 3. 《我爱你中国》谱 

 
为了将歌曲中深厚的情感完整地呈现出来，作曲家几乎在每个乐句都标识了强弱进行的符号。比如

在描述热爱祖国河山与品格的排比句处，其强弱进行为“中弱–中强–弱–强–中弱”，这样的强弱推

进将歌曲中细腻的情绪变化 
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故事般的叙述感和感染力非常强烈。 
著名歌唱家朱宝勇 3教授在聆听了韩先生所创作的这一版《我爱你，中国》后，赞道：“《我爱你，中

国》虽有两种版本，但都很成功。前者歌颂赞美、大气端庄，而你的创作却有一种濃濃地真诚情怀在流动

赞唱……随着旋律起伏，同样能激起听众在内心对祖国美好的深深感受与热爱。我很喜欢。认为更接地气，

更有种真实美感。”4如果说郑版的《我爱你，中国》表达的是海外游子对祖国殷切的思念与呼唤，那么韩

版的《我爱你，中国》就是饱经时代沧桑的儿女满含着泪水对祖国母亲那浓厚而深沉爱意的抒发。流露的，

是艾青笔下那般的赤诚与真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三) 演唱特点 
一首极具感染力的作品的成功演绎，不仅需要作曲家将自身对祖国深厚而炽热的情感和其正义、坚

韧、昂扬的个人品格化为歌曲的生命与灵魂，更重要的是，还离不开歌曲演唱者对作品的独到诠释。韩

版《我爱你，中国》的演唱者张卓老师，若她没有扮演过《同心结》《沂蒙山》《苏武》《赵氏孤儿》《日

出》《金沙江畔》《八女投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悲怆的黎明》《灰姑娘》《魔笛》等如此之多中

外歌剧作品中重要角色的经历，以及同作曲家韩先生一般对祖国如此的深爱，是断不会将这首《我爱你，

中国》诠释、演唱得如此感人的。 
郑版《我爱你，中国》由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所演唱，而韩版则由青年女中音歌唱家张卓 5

来演唱。将韩版同郑版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便是演唱风格的不同——一个是女高音演唱，一个是女中音

演唱；一个代表着年轻人的纯真，一个代表着中老年人的豪情；一个洋溢着年轻与活力的激情勇跃，一

个散发着成熟与磅礴的浓厚与深沉。 
由于我国受传统戏曲的长期影响，在声乐上的审美多以女高音为主。郑版的《我爱你，中国》，正符

合这样的一种审美——女高音叶佩英的演唱亮丽而优美，为大众所喜爱。韩版《我爱你，中国》虽并非

是女高音审美，但女中音张卓的演唱传达出的歌曲情感却更加深情、昂扬、乐观。究其原因，有这两点：

一是女中音独特的声音形象，二是演唱者张卓丰富的歌剧演唱经历。 
从女高音与女中音的音色特点来看，两者各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形象。女高音以高亢、有力的特点，

在声音形象上往往代表着坚毅而勇敢年轻女性形象。这在中国早期歌剧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譬如中

 
3朱宝勇，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国家一级演员，1932 年生，江苏南京人。 
42024 年 9 月 23 日，朱宝勇教授在聆听后，发表在网上的赞语。 
5张卓，中国歌舞剧院青年艺术家、女中音歌唱家，曾获中国音乐“金钟奖”。歌剧表演代表作有《赵氏孤儿》《沂蒙山》《苏

武》《八女投江》等。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4065


蔡翎婕 
 

 

DOI: 10.12677/arl.2025.144065 428 艺术研究快报 
 

国民族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中的女性角色。相比之下，女中音的音色自然、绵柔而浑厚，更加具

有戏剧性张力。因此在声音形象上，女中音通常以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伟大女性形象出现——譬如歌剧《屈

原》中的“南后”、《原野》里的“焦母”。韩版《我爱你，中国》的演唱让女中音来诠释和演唱，从某

种程度上来看，作曲家想表现的并不是郑版《我爱你，中国》里的那种青春与活力、激情与勇越，而是经

历了岁月磨砺的深沉、内敛。 
张卓在其过往的演绎经历中，成功扮演过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的“夏荷”、《赵氏孤儿》中的“程

婴妻”等这样坚强、勇敢的母亲或妻子角色——特别是张卓最近在歌颂英雄黄继光其光辉事迹、代表中朝

友谊的民族歌剧《同心结》中所扮演的黄继光母亲一角，更是深受大众好评。这些在歌剧领域的丰富经历，

使张卓能在歌唱作品中快速捕捉到角色的人物形象，并通过精准探究歌剧舞台人物形象、倾诉真情实感。

韩先生对张卓也有着极高的评价，称“她(张卓)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淳朴、诚挚、纯真，几乎每个音、每

一拍的处理都认真精细而毫无雕琢之感，真正传承了‘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我国舞台表演艺术中的可贵精神”[1]。 
2020 年 5 月，当第一时间拿到乐谱，张卓，这位在二十多部中外歌剧中成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年

轻的“老戏骨”就敏感地发现，韩先生的这版《我爱你，中国》中有“戏”——这是与《海外赤子》中的

那版表达了全球华人，特别是海外赤子对光明新中国的由衷赞美与难以抑制的喜悦而截然不同的“戏”！

以她惯有的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在探究到了这首作品背后的故事后，她发现：这首 1977 版的《我爱你，

中国》更加成熟与深沉，仿佛是饱经沧桑的中、老年人对祖国更加深沉且厚重的爱。通过张卓独特的音

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歌曲中的每个音符仿佛都被注入了炽热的血液，流淌在听者的心间。 
而 2020 年，是个令每个中国人都非常难忘的年头，在“新冠病毒”的侵袭下，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

莫大的考验。在人人恐慌的疫情中，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徐鸣涧老师在家不断学习和实践智能软件的应

用，成功将该歌曲的人声与音乐合成，听众这才真正听到了韩老先生这版柔情与豪情相得益彰的《我爱

你，中国》。歌曲中对祖国母亲那深沉而厚重的爱意与无限的眷恋和自豪，通过张卓丝绒般的柔美音色

表达了出来，仿佛似一双孩子柔软的小手，轻抚着祖国母亲的脸。 
(四) 审美风格 
从审美风格上来说，与郑版的优美亮丽不同，韩版的《我爱你，中国》更具一种至大、至刚的壮美。壮

美是一种“崇宏之美”6，既有一望无际的“大”，还有强劲挺拔的“刚”。但“大”和“刚”本身并不能构

成“壮美”，更主要的，是“大”与“刚”背后那磅礴的气势、不朽而刚劲雄健的生命力、气吞山河的气魄

以及那照人的光彩、强烈感染力。韩版《我爱你，中国》的如此之壮美，是能在审美听觉上具体感受到的。 
歌曲开头乐队的激情全奏，音乐一响，那吞吐日月、气孕山河的澎湃气势如无法阻挡的滔滔江水奔

涌而来，仿佛惊涛拍浪。连续均匀的鼓点、喷涌流动的乐音，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当前奏减缓下来，深情

的人声从低音进入，旋律走向似一条条波浪式的曲线，伴随着三连音、附点切分等多种节奏型以及女中

音演唱上张弛有度的强弱处理，都给人一种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的动态之感。到了“我爱你……”描述

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排比句处，饱含深情的人声在情感上层层递进，直到在“我爱你，中国”处到达顶

峰，直击人的心灵，那人人心中对祖国的永恒之爱仿佛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了永恒。这爱是如此的

浓郁、深厚，以至于听者们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也在此刻仿佛变成了散发浩瀚光彩的日月星辰，笼罩在

祖国的上空。这，何不壮美？ 
这首于 1977 年创作的《我爱你，中国》，作为音乐艺术作品而言，它毕竟不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而是人精神创造的佳作。因此它的“壮美”，不仅离不开曲作家韩老先生的创化、表现能力，而且更重要

的是，韩老先生自身内在的旷达、博大、正义浩然的精神气质。试想，若是没有这些精神气质，又如何能

 
6出自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这里将“壮美”称为“崇宏之美”。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4065


蔡翎婕 
 

 

DOI: 10.12677/arl.2025.144065 429 艺术研究快报 
 

在作品中驾驭和表现出这样至大至刚、雄浑深厚的“壮美”来？1979 年因打抱不平而入狱后，韩老先生

至今从未后悔过……甚至在韩老先生于 1999 年 5 月于悲愤中写下的《今天，我流泪了》文章中，我们能

看到他感叹民生之疾苦，忧患国家之危难，不忘初心、时刻心系祖国和同胞的博大胸襟和人生品格。这

版跨越了两个时代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其呈现出的壮美景象和磅礴气势，不仅是曲作家自身精

神气质、人生品格的折射，更是在聆听作品后，在千千万中国儿女所产生的共鸣中对祖国不朽爱意、无

限自豪的感发中获得的宏伟魅力。 

2. 结语 

这首由韩老先生创作的《我爱你，中国》，其创作与演唱历程之曲折与漫长，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新

中国的成立，以及成立以来所历经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倡忘的时代，一个是如今的新时代。韩万斋先

生曾在《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丹顶鹤新诗〈苦涩〉评赞》7中指出了在当时那“倡忘的时代”下两

种知识分子的“苦涩”：一种是忧己忧私的，一种是忧国忧民的。“忧私忧己者，见利忘义、卖国求荣，

必极速沦为权贵、洋爹的坐骑或巴儿，狂咬工农大众和自己的同胞；而忧国忧民者，爱之心切、耿言直

谏，在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尚未到来之前，有的陷入了权贵、内奸的暗算与圈套，有的则在‘众人皆醉我

独醒’、‘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律自节中无奈地苦涩。”[2]8而先生正属于忧国忧民的那位……1977 版的

《我爱你，中国》，确是先生在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苦涩”之下创作的，其背后，是代表着国家与民族

的正气、骨气和志气，是面对磨难百折不挠的意志，更是对善良而多灾多难、却又坚韧顽强的国族始终

不渝的热爱与信心！在这三十年间，我们矢志不移地建设、发展、壮大，我们坚定地贯彻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我们发展军工、奋起直追……于是，我们迎来了如今的盛世时代。顾往昔，谁又不感慨万千？ 
回首这一百多年，祖国遭遇了太多的磨难和艰辛。这一路走来，实在太不容易！韩先生曾于 1999 年

5 月《今天，我流泪了》9中许下过这么一个愿景——“我渴盼着那一天：全世界的洋人都以钦敬的目光

看着我们中国，看着我们的同胞，不再歧视我们，更不敢再敌视我们；全世界的华人都扬眉吐气，不会

再受歧视，更不会再受迫害……”[3]而今天我们的中国，做到了。当我们闭着眼，聆听着先生创作的这

版《我爱你，中国》，随着歌曲中那深沉而炽热之情感的渐渐流露，其画面呈现不仅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还有新时代的强盛之景，那是我们强大的祖国——“百灵鸟”似乎变成了翱翔在蓝天之上、代表着国力

的歼-20、歼-35；碧波滚滚的南海之上，多了守卫祖国海域的艘艘船舰；春天蓬勃的秧苗，那是为祖国铸

剑的赤诚青年；秋日金黄的硕果，仿佛是前不久于 9 月 25 日试射成功的东风洲际导弹……好一幅东方泱

泱大国的壮观景象！ 
这版《我爱你，中国》与我们先前熟悉于心的那首相比，若一个是年轻人纯真的激越，那另一个就

是中年人成熟的深沉。在这份深沉里，不仅是坚强、正义、昂扬的人生品格、旷达、浩然、磅礴的精神气

质，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磨难中对祖国和民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的“善良自信”！ 

参考文献 
[1] 韩万斋. 焕然一新同心结——评民族歌剧《同心结》[J]. 歌剧, 2020(11): 26-29. 

[2] 韩万斋. 今天, 我流泪了[J]. 羌族文学, 2021(1): 17-18. 

[3] 韩万斋. 它, 记录的是一个时代[EB/OL]. 红歌会网, 2013.  
https://www.szhgh.com/Article/wsds/wenyi/201310/33913.html, 2025-10-28. 

 
7韩万斋先生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对丹顶鹤新诗《苦涩》的评赞文。即使是现在，先生依然说，“每想到这首诗，就想哭；每读这

首诗，都会泣不成声，读不下去……”。 
8韩万斋，《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丹顶鹤新诗〈苦涩〉评赞》，载于《百花潭》2013 年第二期。 
9韩万斋，《今天，我流泪了》，成都岷江音乐台，1999 年 5 月 15 日……多次播出。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4065
https://www.szhgh.com/Article/wsds/wenyi/201310/33913.html

	浓厚而深沉的爱——新时代里跃出的一曲赞歌
	摘  要
	关键词
	Intense and Profound Love: An Ode Emerging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结语
	参考文献

